
■ 刘忠民

爷爷腿瘸，那是他当年送鸡毛信时
落下的枪伤。每到胜利日，他便坐在院
里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睛，抚摸着伤腿，
看向很远的地方。

“那时候啊，我才15岁。”爷爷声音
沙哑，像秋风扫过枯叶。

那是 1943 年抗战最艰苦的日子，
面对日军铁壁合围的封锁，爷爷这个

“老交通”依然坚持战斗。
“鸡毛信可不是一般的信。”爷爷对

我说，“信上插一根鸡毛是急件，两根是
很急，三根就是要命的大事，就是拼了
命也要送到。”

我小时候不懂事，还笑问：“为啥不
用鸽子送信？多省事。”

爷爷摇摇头：“鸽子认路不认人，咱
们的信，既要认路，更要认人。”

那年秋天，日军进山扫荡，爷爷接
到一封插着三根鸡毛的信。

“那信薄薄的，就一张纸，可我捏在
手里觉得有千斤重。”爷爷说，“队长拍
着我肩膀说：‘这信关系到山里三百多
人 的 性 命 ，务 必 在 天 黑 前 送 到 王 家
峪。’”

爷爷把信塞进裤腰，揣了根红薯，
又抓了把土抹在脸上，就出发了。

“一路上枪声不断。”爷爷说，“我猫
着腰，专走没人走的沟渠、小道，虽然加
着小心，但还是碰到了一队鬼子的巡逻
兵，他们就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过去，
我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大气不敢出。”

最险的是过一条河。原本的石桥
已经被炸断，爷爷只能泅水过河。

“水冷得刺骨，我咬着牙往对岸
游。快接近岸边时，身后突然枪声大
作，子弹‘嗖嗖嗖’地打在水面上，溅起
老高的水花。”爷爷说，“我一个猛子扎
下去，拼命潜水，肺都要憋炸了。”

信安全送到时，爷爷才发现腿上中

枪了。他轻描淡写地说：“就擦破点皮，
没啥大事。”

后来才知道，那封信及时传递了敌
人的围剿计划，让鬼子的行动落了空，
救下了整个后方医院的伤员和医护
人员。

“送信回来，队长给我端来一碗热
汤面，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面。”
爷爷边说边咂嘴巴，仿佛那面的香味还
在嘴边回荡。

胜利后，爷爷领到了一枚奖章，他
收下后就珍藏了起来，从不佩戴。

“该获得奖章的不是我，是那些没
有回来的人。”爷爷说，“隔壁村的小柱
子，送信时遇上鬼子，宁死不屈，抱着鬼
子跳下了山崖，那年，他才16岁⋯⋯”

每到胜利日，爷爷就把当年送信的
路重走一遍。后来腿脚不便了，就让我
搀着他，缓慢地走上一段。

“你看这棵老松树，当年我爬上树
梢躲过搜查。这块大石头后面，我歇过
脚，啃过冰冷的窝窝头。”

一路上，爷爷絮絮叨叨地讲着，不
像是在对我说，倒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
对话。

去年，爷爷走了。整理遗物时，我
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那枚从未戴
过的奖章，还有一根已经发白的鸡毛。

今年，我代替爷爷又走了一次那条
路。如今的山已经变了模样，修通了公
路，架起了高桥，凿穿了隧道。但站在那
棵老松树下，我仿佛看见一个瘦小的少
年，正机警地环顾四周，然后猫着腰快速
奔突，很快湮没在大山深处。那少年怀
里揣着的，不仅仅是插着鸡毛的信，更是
一个民族的不屈和希望。

那根发白的鸡毛，我小心地收好。
它会提醒我，也会提醒我的孩子，曾经
有一个不怕死的 15 岁少年，为了抗战
的胜利，在枪林弹雨中，不止一次地送
过鸡毛信。

爷爷送过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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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

■ 周孟贤

那天，一脚踏入下渚湖，被城市
“烤”干的我蓦地感到浑身上下滋润
起来。

当我乘着游船忘情地观赏满湖碧
水满湖芦苇和满湖野趣的时候，眼前一
只白鹭宛如一首婉约、清丽的小诗，突
然在怡静中拍动双翅。它受了我的惊
吓？它要飞向哪里？我的目光紧紧追
踪着。

它飞得很快，它越飞越小，它把我
的视线带到一座山上，一座满是星星点
点的白鹭栖息的“鹭”山！这道与我久
违的美丽风景线，让我的情绪一下热烈
起来，让我的思绪一下飞动起来。

人类之所以喜欢鸟，是因为鸟是灵
动的、温婉的和通人心的。不是吗？我
想到那喜鹊能闹梅，让春天笑在枝头；
那鸿雁能传书，让有情人终成眷属；那
孔雀能开屏，让游人赏心悦目；那雄鹰
能冲九霄，让蓝天更为高远⋯⋯我还想
到“草枯鹰眼疾”“争渡、争渡，惊起一滩
鸥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等有关鸟类的名句；还想到深烙脑
海的镜头，如在巢中“软语商量不定”的
双双紫燕，鸣于翠柳的两只黄鹂以及直
飞青天的一行白鹭⋯⋯

我 久 久 地 站 立 着 ，一 任 思 绪 在
1000 多年前的时空里漫游。芦苇丛中
的我——也许在鸟儿们看来，是一只有
点儿伤感的大鸟？

游船在湖面滑行着，那么轻灵，那
么快捷，恰似一艘磁悬浮小艇，水中的
鱼自由自在地打着水窟窿，尽享自得其
乐的水趣。被鱼惹上水趣的我，由鱼的
游姿想到：鱼用尾巴摆动自己游弋，人
用思想推动自己前进。

当游船在大片莲花旁穿行时，我
真想变成一只白鹭，飞到花前好好观
赏一下。据古植物学家研究古化石发

现，早在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前，在地球
北半球的多数水域已分布莲属植物。
文字记载中国植荷史已有 3000 多年，
然根据上世纪 70 年代初浙江与河南发
掘古代文化遗址时发现的古莲子分
析，中国的植荷可追溯到 5000 年至
7000 年以前。

我知道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荷花
的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诗经-
陈风》记有“彼泽之陂，有蒲为荷”，诗中
以荷花和香蒲比喻男女对爱情的追
求。我知道“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
以为裳”是《离骚》中的诗句，是屈原为
表述自己的爱国高洁追求时所吟唱的。

哦，荷花真美！美得让人惊羡，让
人心跳！在美面前，我突然觉得美也是
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让人
兴奋、让人愉悦的同时，也让人产生一
种敬畏，甚至发怵——不敢上前！我不
知道当年的李白、李商隐怎么忍心折荷
赠荷送情人？在我看来，荷花乃是纯
真、纯情的美少女呵，你可以观赏，但不
能动，更不能去攀折、去伤及！

船移景换。痴痴凝望一张张肥笃
笃、绿油油的莲叶，总觉得眼下的大湖
是个绿色草地，草地上坐着万千儿童，
万千儿童打着万千绿伞。绿伞下，似
有脆脆的歌声、甜甜的笑声和朗朗的
书声⋯⋯不时传来。真想头顶莲叶的
我，好奇地被一个个滚圆的水珠吸引
住；水珠在“伞”面上快乐地晶莹着，剔
透着，滚来滚去，逗得太阳和她一起滚
动⋯⋯

蓦然间，“哗——”的一声，一只白
鹭（是先前的那一只？）在我目前惊飞，
把我从李商隐老夫子的凄美之情中拉
回到现实中。我的两道目光恰似两片
光羽跟着白鹭追踪飞行。

站在船上，举目眺望，清碧的湖面
摇曳着繁茂的芦苇，芦苇丛中“幽”着一
个个茅屋，青黛的远山上，分布着古意

甚浓的村舍，水岸边飞禽戏水、渔人撒
网，遍野的花朵一个劲地在风中笑播芬
芳⋯⋯完全是一幅令人迷醉的水山花
鸟画。人在“画”中行，身上似有几分

“墨感”，我思忖那开阔深远的意境、鲜
活艳丽的颜色乃至或虚或实或枯或焦
的线条，都被清代著名画家、新市人沈
铨画进了自己的佳作？沈氏笔下那高
古超拔的意趣，全取自下渚湖和湖东西
两侧的防风山和禹山？

下渚湖，天然去雕饰的湖，还人于
童真的湖，还人于天趣的湖。沉迷于下
渚湖的我，似有朵朵浪花溅起在脑海
里，我从远处那小舟那渔人的影像中想
到大作家马克·吐温是一名船长，曾在
密西西比河航行，他在写给友人信中的
一段话一直烙在我的记忆中。他说，有
时候的水面似乎变成了一本书，不过，
这本书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乘客而言，
显得毫无意义。

置身于碧波粼粼的下渚湖，我要
说，那宽阔的湖面也是一本书！我从

“书”中能读到什么？能发现什么？我
的思绪一如不断扩大的涟漪，我感谢飞
来又飞去的白鹭把我引入山水的那一
边，天地的别一处——别一处的我，于
朦朦胧胧中，似被一阵古风推入历史的
旷野，我在冰冷的湖面——冰冷的“书”
上读到南朝一代文宗“瘦愔愔”的武康
人沈约，读到他年少时嗜书如命，点一
盏油灯，或坐读或背诵，昼夜不倦，终成
著述颇丰，且创造“四声八病”之说的著
名史学家；读到一个操着德清口音、从
武康走来的文人，他就是那首千年唱、
万代传的《游子吟》一诗的作者唐代诗
人孟郊，他笔下那位坐在油灯下的慈
母，应该说至今仍坐在游子身旁飞针走
线；读到南宋的新市人吴潜，神童之称
的他，23 岁考中头名状元，主持重修鄞
江古水利工程它山堰，还在鄞江镇东置
三坝——成为浙东著名古代水利工程，

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并称为中国古
代四大水利工程。哦，不知走进吴潜儿
时居住过的西安街东岳行寺、朱家弄以
及北栅吴家园，耳贴老墙能否从砖缝中
听见他父亲吴柔胜的脚步声，能否听见
他和四个兄长的欢声笑语？不知走出
吴宅，能否在驾仙桥、西河口与赵孟頫
的 夫 人 管 道 升 、俞 樾 和 俞 平 伯 撞 个
满怀？

仰望远天，环视四野，远山的鸟叫
声让我一惊，它在提示我？我的目光循
声而去，我的目光踮过芦苇，踮过村
舍，踮过古树踮上山脊寻觅着，我不知
道与防风山遥相呼应的禺山上，是否保
留着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书写的“子昂
碑”？我暗想登临此山，能否发现春秋
时代“筹度面势，以营隐居”的越国大夫
计然的身影？能否辨出当年以填词闻
名的姜夔的足迹？

再度仰望远天，再度环视四野，此
刻已是一枚落日浮水中，满湖瑟瑟满
湖红。那山那树那芦苇那水草那小舟
那飞禽⋯⋯似乎镶嵌了一道耀眼的金
边。我看见水面上芦叶上鸟翅上枝
枝蔓蔓的紫藤上和星星点点的野花
上⋯⋯那布满的野趣水一般弥漫着，一
种植根于山水间的自然美雾一般充溢
着，没见过这样的美，浓郁得几乎要把
我粘在芦苇上！

夕阳下，我转身远眺，我惊异，还是
那只白鹭从远山飞来——飞到我头顶，
又调头向远山飞去。我那紧紧跟踪的
目光紧紧追随，不一会，我发现我的视
野中——那座防风山模糊成一个远古
的巨人——防风氏，我的心狂跳不止！
然后，我尝试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向他
发去“短信”：我拍响水面、拍遍芦苇、拍
动竹树、拍飞禽鸟⋯⋯我相信巨人能领
会我的意思：请他不辞辛劳，代我日夜
守望，监视山水、监管草木，原汁原味地
保护好这美丽的湖！

跟踪白鹭

■ 钱国丹

很多人爱吃臭菜肴，比如黄山的臭
鳜鱼、绍兴的臭豆腐、台州的䐥浓臭菜
头。

台州、温州两地嫌“臭”字难听，把
这个“臭”叫作“䐥”（读 wěng）；这
个䐥，是指腐而不败，臭也香醇。以前，
不新鲜的鳓鱼很便宜，我们买下腌制一
下，放上人家酿酒废弃的酒糟，在酝子
里封存半个月，任其发酵。这样制作出
的酒糟鳓鱼，不但细刺软绵不卡喉，连
脊梁骨都一节节酥出油来了。

我们家乡有首童谣，关于蔬菜的：
阿一鼓个肚，阿二出白莩。阿三就

怕老，阿四戴铁帽。阿五团团扭，阿六
连根耧（读 lóu，这里的“耧”即“挖”）。
阿七长牛角，阿八挂零落。阿九打九
刀，阿十着红袍。

“阿一”指的是南瓜，它圆圆的、鼓
鼓的，若评选“大肚冠军”，非它莫属。

“阿二”说的是冬瓜，谁让它全身长满又
白又细又软的绒毛，可不像“出白莩”了
么？“阿三”指的是丝瓜，丝瓜怕老，老出
筋络来不能吃，只能用来擦锅底了。“阿
四”便说到茄子了，它那蒂头，就颇像武
士戴的铁帽。“阿五”说的是芥菜，芥菜
特能长叶，一圈圈地不停长，所以不会
整棵拔了吃，而是剥（我们家乡说“扭”）
扭它外围叶子，隔三差五、转着圈地

“扭”，可不是“团团扭”么？第六指的是
萝卜了，不管是红萝卜还是白萝卜，地
下茎长而脆，要把它们全须全尾地挖出
来，颇要花点力气，要不怎么说“挖出萝
卜带出泥呢”？第七是指菱角了，那对
弯弯尖尖的角，像极了缩小版的牛角。

“阿八”指的是豇豆，它们一对对一簇簇
错落有致地挂着。“阿九”说的是刀豆，
那狭狭长长的模样，真像一把把小型西
瓜刀。最后那个穿红袍的，就是孩子们
最爱的荔枝瓜了。

小时候我家里有个菜园子，父母总
会在合适的季节种上合适的蔬菜。在
我的记忆中，家里常常是“菜满为患”。
吃不了，妈就打发我们兄弟姐妹仨，分
头给邻居和亲朋好友家送去。在送菜
的过程中，满怀喜悦和骄傲的我们边走
边唱着自编的儿歌：

老妈叫我送菜蕻，
菜蕻里头没长虫！
中国飞机中国飞机往上冲，
美国飞机美国飞机望落拱！⋯⋯
乐清人“猪”“机”同音，把美国飞机

比作飞猪，要拱到土里去。我们常常被
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弄得哈哈大笑。

无论怎么新鲜的蔬菜，吃多了也要
腻。我们多么希望、非常盼望能吃上点
荤菜，吃上肥鱼和大肉。可那时候大家
都穷，我们家也不例外，买不起昂贵的
荤菜。

我 12 岁那个夏日的傍晚，大门外
传来一个男人疲惫的吆喝声：卖黄鱼
啰，卖大黄鱼啰！

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那时候敲梆
黄鱼很多，海鲜贩子挑着一对扁圆形箩
筐走街串巷，隔三差五要吆喝到我家门
前。

因为没钱，母亲基本是不买的。
但那一次我实在馋得不行了。我

喊：妈，买黄鱼吧，买条小小的黄鱼吧。
母亲照例装没听见。可鱼贩子进了我
家大门，把鱼筐歇在檐廊上，摘下草帽
扇风，一边继续吆喝。

妈 在 里 屋 忙 她 的 ，继 续 装 没 听
见。我扯着嗓子大喊，妈才不紧不慢
地出来。她掀起盖鱼的那张湿湿的小
破席片，几条失去黄色的黄鱼出现在
我们面前。我迫不及待地“拦腰”抓起
一条——妈教过我，抓鱼要抓腰，鱼身
子能像板那样挺着的是新鲜鱼。

可我手中的黄鱼不争气地耷拉下
来，它的身体也完全失去弹性，以至于
我把它放回筐里时，鱼身上我的几个指
印清晰可见。

“这鱼‘䐥’了！”妈一脸嫌弃。鱼贩
子说，天这么热，从清早卖到现在，总
归有点“䐥”了，可䐥䐥鱼也强过鲜鲜
菜呀——便宜卖给你。

也许是闻到鱼腥味了，弟弟跑出来
了，妹妹也跑出来了，我们齐声喊着：买
鱼买鱼，我们要吃鱼！我们越喊越来劲，
越喊越高亢，喊成有板有眼有曲调了。

妈终于妥协了，买了一条完全失去
黄色的软耷耷的黄鱼。

妈让我去收拾鱼。我把这条鱼放
在砧板上，开始刮鳞，我刮一下，鱼好像
怕疼似的缩了下身子。我快速地刮着，
鱼身皱起了层层波浪，仿佛鱼皮里装的
不是鱼肉，而是半流质的东西。终于把
鱼鳞刮得差不多了，开膛挖了鱼肠子，
我开始将鱼切块。菜刀有点钝，一刀下
去，鱼皮没破，而鱼肉却被刀的压力挤
在了砧板上。我喊：妈，这鱼肉跑出来
了啊！妈说，塞回去！于是我抓起粥状
的鱼肉，一点点塞回到鱼皮里。再切第
二块，这一下鱼脊骨都露出来了。我又
喊，妈！鱼脊骨都露出了哇！妈说，喊
什么喊，是你死活喊着要买鱼的——把
鱼肉塞回去！

这鱼也怪，都腐成这样了，我却嗅
不到它的臭味。

母亲来烧鱼。她小心翼翼地捉起
被我弄得残缺不堪的鱼块——生怕鱼
肉又掉出来，小心翼翼地往油锅里放。

鱼熟了，基本上皮肉分离，就一锅
鱼糊和鱼刺。我心存疑虑，这鱼还能吃
吗？我夹了一筷子，咂着。这鱼显然没
新鲜的那么美味，但不难吃，而且可以
说，还相当好吃！

围着饭桌，一家人狼吞虎咽起来。
我们的筷子都回避了冬瓜和茄子，全都
伸到鱼碗里。

这顿饭后，全家人都浑身舒泰，没
有一个人闹肚子的。

母亲终于有了笑意，说：其实我明
白得很：䐥䐥鱼也赛过鲜鲜菜！

臭鱼和鲜蔬艺境

水彩画 《古韵今风暮繁华》 方晓华

■ 许江

莫朴先生是我们的老院长，也是我
尊敬的长辈。他的一生是一本人生大
书，充满了磨难又充满了坚强，充满了激
情又充满了悲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题目叫《独自倾心向太阳》，借了北宋
刘敞的诗“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
太阳”。用葵花来比喻他们这一代人始
终向党、向艺术、向太阳的一颗心。

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参加上
海国难宣传团，到西北和内蒙古进行了
长达一年的宣传，回到江南后投身抗日
战争的浴血战斗。1941 年参加华中鲁
迅艺术学院的创立，在那里进行教学和
创作。1943年到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参
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1949年，他参
与迎接解放军入城，与队友首次在天安
门上设计并布置了大红灯笼。后来到杭
州，从此与中国美术学院紧密相连。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教室走廊上，
当时他正在扫地。我非常惊讶，这是一
个什么学校？扫地的人都这样气宇轩
昂。莫朴先生个子很高，扫地也有一股
气势。过了几天他不再扫地了，又过了
几天，他坐在台上，我们才知道这是新
的院长莫朴先生。

莫朴先生一生两次担任中国美术学
院重要的职务，两次都是“解放”。第一
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担任学校的副院
长、教务长。那个时候百废待兴，他们这
一代人怀揣着理想指点江山，在“外西湖
时代”比较困难的环境中建立起一个新
的学校和整体的教学系统，建立起艺术
为工农兵服务的目标，催生了浙派人物
画的诞生，为解放之初学校的兴起发挥
了巨大作用；第二次“解放”是那个特殊
的时代，他从扫地的岗位一下子来到了
学校的领导岗位，高度重视学报、图书

馆、美术馆的窗口作用，恢复了正常教学
秩序。我印象很深，他们那一代人把学
校计划买车子的钱买了一批外国的画
册。这批画册今天来看微不足道，但在
当时却打开了一代年轻人看向世界的视
野。后来他年龄大离开教学岗位，又安
排从上海调来肖峰老师，为后来美院的
发展打下基础。所以，他在美院两次“解
放”的重要关头力挽狂澜，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美术学院有两条学术脉络：一
条是以林风眠先生为代表的“中西融
合”，另一条是以潘天寿先生为代表的

“传统出新”，其实还有第三条非常重要
的脉络，就是江丰、莫朴先生这一代人
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三条道路中，
林风眠先生强调东方新艺术的使命，潘
天寿先生强调伟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莫朴先生强调扎根大地。这个大地既
是现实的大地，也是时代的大地，强调
时代生活、时代精神的伟大创造。

1957 年，他在《美术研究》创刊号
上发表了《关于彩墨画系安排素描和临
摹作业的问题》一文。这是他一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篇长文，强调了素描的重
要性。他认为素描不仅是要把形画准，
更是要去观察和表现大自然无限的层
次，进而在大自然中寻找到艺术的语
言，培养起自己的感情，然后通过绘画
的对象来表达思想和感情。他强调这
种素描应该贯彻到所有学科，包括中国
画。莫朴先生既强调素描背后的研究
和思考方法，又强调向中国传统学习的
重要性，强调临摹的重要性，同时极力
提倡写生。实际上，这后面就是中国传
统文化师造化、师古人、师本心的完整
思想脉络。

莫朴先生经历了苏州艺专、上海艺
专和中央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素描上

受到徐悲鸿先生的熏陶，色彩上受到颜
文樑先生、刘海粟先生的指导和影响，
但骨子里对他影响最深的导师是鲁迅
先生。鲁迅先生把艺术看作一个刺向
黑暗统治的匕首，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这
一代人。1941 年，他在华中鲁艺大门
口的迎壁墙上画了《沿着鲁迅的创作道
路前进》的大幅彩色壁画，画面内容是
鲁迅先生指引一群青年向前迈进。“朴
直向阳”这个展览中也有好几幅他画的
鲁迅先生，非常精彩。

1942 年他创作了木刻连环画《铁
佛寺》，共有 111 幅。当时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苏区，
他遵循主席的教导，向民间学习，向传
统学习。这件作品线条饱满，构图有
力，形象朴实，是中国新兴版画早期创
作的史诗之作。他的油画《清算》是在
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画起来的，基本是用
木刻的方法和简单的色彩来表现农村
斗地主的场面，整个构图围绕着核心指
向，灼灼其华，充满了力量。今天广为
传颂的《入党宣誓》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就放在油画系资料室里，这张画很重要
的是用光，一片黑暗中，几个共产党人
在宣誓，通过一瞬间的朴实展示了神圣
时刻，这种用光来引领整张画的效果非
常成功，是学校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还有非常重要的《南昌起义》。巨大
的画面人群，以总理为首，用光把这批革
命志士召唤起来。在这之前，莫先生和
李震坚先生合作了一张《南昌起义》，有
照片，但原作找不到，所以他在 1957 年
接受任务后，想尽办法要画出来。也就
是为了这张画，他付出了惨痛的教训。

看了莫先生的许多作品，我觉得有
两点值得学习。第一，莫先生对创作的
认真态度。他画《南昌起义》，不仅有大
量资料，还画了满满的草图。他一生都

在创作，甚至在低谷的时候，依然守在
很小的房间里默默地画画。第二就是
绘画的缜密性。他画得很准，《清算》那
么大的场面，构图就围绕着中心，《入党
宣誓》通过整体性把红旗和灯光融在一
起，温暖所有人的心。

莫朴先生一生沿着现实主义的道
路在坚守、在发展，既建构学校的整个
教学秩序，也指导着他一生不断前行。
他长期一个人住在杭州，他的太太孙铮
先生在莫朴先生去世之后，曾经写过一
部回忆录，说到因为两地分居，她根本
不知道莫先生在杭州受到了这么多不
公正的待遇和委屈，莫先生也始终没有
在家里谈这些。我读了那段文字非常
感动，忍不住潸然泪下。但是莫朴先生
始终坚定革命信念。20世纪50年代后
期，他被调到附中工作，青年学生吴启
亚去参军，向他告别的时候，看他正坐
在床边画画。莫朴先生就跟他说，你一
定要听党的话，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
所以在莫朴先生这一代人身上，最重要
的就是一种革命的信念，一种对现实主
义精神的信念，一种把这种信念贯穿到
学院建设、贯穿到自己艺术当中的一种
精神。

为莫朴先生诞辰 110 周年而举办
的展览名叫“朴直向阳”。“朴直”是莫朴
先生最典型的性格，他是一个有骨气的
人，在生命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弯腰，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凛然正气一身。我
们学校几代人都遭遇了生命磨难，历史
充满沧桑地眷顾这些跌宕起伏的人生，
塑造了人性的坚强。他们的一生荆棘
密布却又独自清新。苏东坡先生《定风
波》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
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我想这首诗正是莫朴先生
的写照。

独自倾心


